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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岁月流金，转眼间我已在人民法
院深耕三十载。我亲眼见证了基层法院从简陋
平房到庄严楼宇、从手工办案到智慧司法的巨
变，亲身经历了法治中国在时代浪潮中拔节生
长、阔步前行的壮阔历程，更深刻读懂了人民法
院守护公平正义、护航民生民利的不变初心与永
恒使命。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
间，却在我的人生轨迹里刻下了最深沉、最厚重
的印记，也让我完整见证了一座基层法院、一方
法治热土，随城市变迁而发生的蜕变与成长。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成长在一座
因煤而兴、因煤闻名的小城。彼时的故土，煤矿
是城市经济的根与魂，五湖四海的技术人员、知
青、转业军人，怀揣建设热情奔赴而来，在煤海
深处挥洒汗水。矿井的轰鸣声、运煤火车的汽
笛声、工地上的号子声，是伴随我成长的背景
音；黝黑的煤块、高耸的井架、穿梭的矿车，构成
了小城最鲜明的底色。岁月流转，城市在转型
中蜕变：从单一煤炭开采到煤焦、氯碱化工多元
发展，从资源依赖到产业升级与生态修复并举，
昔日尘土飞扬的煤海小镇，早已蜕变为产业兴
旺、宜居宜业、生态优美的现代化新城。如今，
街道整洁、绿树成荫、高楼林立，百姓生活安居
乐业。而我与法院的缘分，也在这座小城的变
迁中悄然生根。

六岁那年，因父母工作调动，我家迁至城
北。那时候，这里荒滩连片，屋舍稀疏，除了几
栋政府办公房和职工家属院，再无其他建筑。
唯一的水泥主干道坑洼不平，砂石裸露，其余
皆是行人反复踩踏走出的土路。晴天时，一有

车辆驶过，尘土飞扬，呛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
气；雨天时，则泥泞不堪，泥水没过脚踝，泥污溅
满衣裤。不远处的区人民法院，是我儿时对司
法最初的印象——几间低矮简陋的红砖平房，
墙面斑驳脱落，红砖地面粗糙朴实，屋内的桌椅
板凳虽破旧掉漆，却被干警们擦拭得干干净净、
摆放得整整齐齐，透着一股不容亵渎的庄重。

曾在法院工作的邻居叔叔，常与我讲起当
年的光景。讲得多了，我脑海里就有了清晰的
画面：房顶糊着泛黄的旧报纸，每逢阴雨天气，
雨水就会从屋顶的缝隙里漏下来，滴滴答答往
下落，屋内盆盆罐罐摆满一地，滴答的水声伴着
干警们伏案工作的身影，成为雨天法院里独有
的风景；寒冬腊月，北方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
氏度，大家生起煤炉取暖，烟火缭绕中，炉膛烧
得通红，人们围着火炉翻阅卷宗、研讨案情，手
脚却依旧冻得通红。出行办案基本要靠步行，
单位仅有的几辆二八式自行车，是最珍贵、最紧
俏的交通工具，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更多时
候，干警们只能靠着一双脚，走遍辖区的乡镇村
落、矿区车间……

就是这些故事，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一
颗崇尚法治、向往正义的种子。

大学毕业后，我怀揣着对司法事业的崇敬
与向往，正式踏入区人民法院的大门，成为一名
法院人。彼时的法院，已建成了四合院式办公
区，青灰色的砖墙，规整的院落，过道两侧排布
着一间间狭小的办公室。采光虽不太理想，但
相比起以前的红砖房，还是少了几分简陋。屋
内通了暖气，冬日取暖不必再烟火缭绕；也装了
固定电话，联系工作、沟通当事人，不用再靠跑
腿传话。

院内的空地上，还有干警们亲手栽种的果
树和花草，春天繁花似锦，夏天绿荫如盖，金秋
时节硕果飘香，质朴而温馨。

可即便办公条件有了改善，那时的办案工
作，依旧满是不易。全院仅有一台老式铅字打
字机，所有法律文书都要靠专职打字员逐字逐

句敲击键盘。印制文书则用油墨滚子手工推蜡
纸，手艺不熟便容易沾上黑乎乎的墨渍，洗都洗
不掉，印出的文书也容易出现重影、黑线、字迹
模糊等问题。会议室里，十几条掉了漆的长条
椅就是全部陈设，开会时大家挤坐在一起，夏天
闷热难耐，冬天寒气逼人。

庭里配备了几辆老式警车，车辆老旧，性能
不佳，常常半路抛锚，但它终究能载着干警们，
穿梭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和矿区街道上。那
时的案件，大多与矿区生产、邻里矛盾、家庭纠
纷相关，大伙儿成天出外勤，每跑一趟矿区，就
会带一层煤面子回来。有时候案件不紧急，我
们就搭乘拥挤的公共汽车，一路颠簸，风尘仆
仆；也常常因为错过公共交通，需要夜宿乡村村
委会，吃着百家饭，睡着硬板床。

记得一年深秋，我与老庭长骑着自行车，前
往偏远矿区调解一起兄弟因父亲抚恤金分配反
目的民事纠纷。出发时尚且细雨绵绵，走到半
路，雨就越下越大。土路被雨水浸泡得松软不
堪，车轮一次次深陷泥淖，我们只好推着车，深
一脚浅一脚艰难前行。冰冷的雨水很快浸透了
衣衫，风一吹，浑身发抖。老庭长不由分说便将
身上的厚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我连连拒绝，
他语气严厉地说：“年轻人更要注意身体，咱们
的工作还得靠你们扛下去！”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当事人家
中。热心的群众立刻找来干净的衣物给我们换
上，我们顾不上休息，立刻找来当事人，耐心倾
听二人的诉求与心结。老庭长经验丰富，他不
摆官架子，不讲大道理，而是以法为据、以理服
人、以情动人，掰开揉碎了给兄弟二人讲法理、
说亲情——从家庭伦理道德到抚恤金的法律规
定，从手足情深的难得到处世为人的道理，语重
心长，字字恳切。原本怒目相对、互不相让的兄
弟，渐渐红了眼眶、低下了头，终于握手言和，当
场写下和解保证书。一桩棘手的家庭矛盾，不
到两个小时便圆满化解。

离开时，兄弟二人执意留我们吃饭，我们婉言

谢绝，踏着暮色、踩着泥泞的土路踏上返程。雨依
旧在下，道路依旧难行，但我心里却是一片晴空。

这样的场景，在早年的办案岁月里数不胜
数。为了化解一起邻里宅基地纠纷，我们顶着
烈日，在田间地头反复丈量、耐心调解；为了处
理一桩矿区工伤赔偿案件，我们深入一线，了解
实际情况，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为了让行动不
便的老人参与诉讼，我们上门开庭，把法庭搬到
百姓家中……那些艰苦的岁月，那些温暖的瞬
间，早已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珍贵的财富。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数十年光阴弹指而
过。如今再回到曾经工作的城区，眼前的景象
早已焕然一新，与记忆中的模样判若两地。高
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纵横交
错、四通八达，绿地公园随处可见，一座生态宜
居、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区生机盎然。

回到我梦想开始的地方，人民法院审判大
楼巍然矗立，国徽高悬，宽阔的大门、整齐的台
阶，尽显司法的庄严与神圣；诉讼服务中心人头
攒动，却井然有序，便民服务举措一应俱全。

新时代的法院，也实现了从“传统办案”到
“智慧司法”的跨越式发展。电脑打印一体化办
公全面取代了手工油墨印刷，文书制作高效规
范、清晰整洁；网上电子签章、电子卷宗随案同
步生成、智能归档，让办案流程更加便捷高效，
彻底告别了纸质卷宗堆积、人工整理的烦琐。

曾经需要耗时数日、数周的立案、送达、执
行工作，如今通过线上平台，几分钟、几小时就
能完成；曾经需要当事人往返法院数次的诉讼
流程，如今一次就能办结；曾经远赴千里之外的
开庭、调解，如今通过视频连线就能顺利开展。

三十载法院生涯，我与法院同成长、共奋
进，见证了硬件设施的日新月异，感受了司法模
式的迭代升级，见证了办案效率的大幅提升，更
深刻领悟了人民法院始终不变的精神内核。岁
月变迁，苍老了我们的容颜，磨蚀了我们的青
春，却从未改变一代代法院人维护公平正义的
初心。

画家章一比我长几岁，我称其为章一
兄。此画是 20 年前参观其画展“巧取”所
得。名曰借挂两天，实则至今未还。爱极
生贪，贪而无厌。

来路虽不光彩但友情托底，又兼章一
兄大度不弃，交情依旧至今不减。偶尔与
画友同道相聚，遂为一席佳话或开胃小
菜。厚颜如我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后，章一兄勤奋耕耘，画艺渐瑧,名气
渐盛，佳作多多，但……

始终夺不走我内心对《淘气图》那份独
有的执念与情怀。

此画作，构图简洁，却意趣盎然，妙会
于心。令我一眼即摄魂入魄，终生难舍，高
挂书室，时常品赏。并因此，人虽初老，童
心不泯，保质保鲜。

好的艺术品确实养人养气养生，保愉
悦保健康。

大道至简，简而不简，大巧若拙。
一纸白描，寥寥几笔，简约明了。凸显

出画家不凡的思想境界，生活积累与长期
不懈的艺术修炼。

虽如今，章一兄艺术水平成就早已超
越了以前，以及我本就浅陋的认知。但无
论面对他多么精致与精美的作品，都无法
替代和冲淡《淘气图》给我的浓烈感动与刻
骨铭记。

那是一种出自本真的自然流露与激
发。而且年岁愈久，生活思想愈圆润成熟，
愈无法复制。

《淘气图》是一丝不挂的“淘气”，人生
一闪而过的纯粹，偶然和唯一。

惦记着和春风的约定
桃花早早探出头来
因急着赴约
打翻了漫山遍野的调色盘

她蜷着等待的信笺
等春风拆开一树的思念
花影摇曳
满是重逢的欢喜

月光裁一袭羽衣
春风呢喃着离别的苦楚
她抖落半盏月白
露珠洒满星槎

那些错过的往昔
绽放成满树的芬芳
缱绻在春风里
温柔了一季的时光

三月花开
山中花开
心中花开
花香漫过书卷
书香润泽花瓣

字里行间绽放春意
香篆袅袅萦绕流转
琴声起处山愈静
阮籍《酒狂》绕竹林

《高山流水》响山涧
云也驻足，泉也回环
花也侧耳，香也翩跹

三月花开
山中花开
心中花开
花香漫过书卷
书香润泽花瓣

白色紫罗兰静听着论语
香雪兰轻翻着老子五千言
万山深处，读书催开花满天

三月花开
刘朝侠

看油菜花，最好是去婺源，最好要赶在盛
花期，看它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金黄；看油菜
花，也不能错过风过花田、落蕊沾衣的时刻，细
碎花瓣轻轻飘落，像时光放慢了脚步，温柔得
让人心疼。今年春天，我和几位好友，一同去
了婺源，赴一场与金黄花海的约会。

婺源的春，是从泥土里醒过来的。车子
沿着山路缓缓前行，窗外的山一层叠一层，水
一湾绕一湾，粉墙黛瓦的徽派老屋，散落在青
山绿水间，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墨画。我们一
路走，一路望，心里装着期待，像等着一扇门
缓缓打开。等真正踏入那片田野，眼前忽然
一亮——无边无际的油菜花，顺着梯田层层铺
展，从山脚漫到山腰，再向云端蔓延，把整座山
都染成了暖融融的金黄。

早就在文字里见过婺源的油菜花。有人
说它是“金浪逐云”，有人说它是“大地流金”，
可只有站在花田边，才知道所有形容都显得
单薄。那不是一小片、一小簇的黄，是整片天
地的金黄。风一吹，花浪一层推着一层，顺着
梯田的弧度起伏，像金色的潮水，无声地涌过
来，又无声地退回去，把人的心事也轻轻抚
平。空气里飘着清淡的香，不浓不烈，却钻到
鼻子里、肺腑里，让人忍不住放慢呼吸，生怕
惊扰了这一片安静的热烈。

我们沿着田埂慢慢走，好友们举着手机、
相机，走走停停，把眼前的风景一一定格。他
们变换着角度，有时蹲下身，拍一朵带露的油
菜花；有时仰起头，拍花田与远山相接的天际
线；有时站在高处，拍层层叠叠、如金色瀑布
般倾泻而下的花海。快门声此起彼伏，像春

天里细碎的鼓点，敲在人心上。我没有急着
拍照，只是站在花海里，静静地看，静静地闻，
静静地感受。

单看一朵油菜花，并不算惊艳。四片小小
的花瓣，嫩黄、单薄，风一吹就晃，雨一打就
弯。可它们偏偏喜欢扎堆，喜欢簇拥，喜欢连
成一片。一朵不起眼，一田就壮观；一田不算
盛，一山便成海。它们你挨着我，我靠着你，
不争执，不炫耀，安安静静地开，把自己交给
土地，交给春风，交给阳光。这让我想起乡村
里的人，平凡、朴素，却靠着抱团，把日子过得
踏实、温暖、有力量。

俯身细看，花瓣上还沾着晨露，晶莹透亮，
像一颗颗小珍珠。花蕊细细的，顶着金黄的
花粉，蜜蜂在花间忙碌，嗡嗡地飞，落下又飞
起，把春天的甜蜜搬来搬去。田埂边的野草，
也跟着一起绿，一起长，与油菜花相互映衬，
黄得更黄，绿得更绿。脚下的泥土松软湿润，
带着草木与花香的气息，踩上去，踏实、安稳，
像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看着眼前的花海，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老
家门前的田野。每到春天，也有这样成片的
油菜花。爷爷会在田边整地、撒种，奶奶会在
田埂上摘菜、洗衣，我就在花田里追蝴蝶、捉
蜜蜂，把金黄的花瓣摘下来，装满衣兜，带回
家插在玻璃瓶里。那时不懂什么是风景，只
知道花开了，天暖了，日子就快活了。如今在
婺源，同样的金黄，同样的清香，一瞬间把我
拉回童年。时光好像没有走远，那些朴素的
快乐，还藏在花香里，一触即醒。

婺源的油菜花，最美的是与古村相融。白

墙、黑瓦、马头墙，静静地立在花海中，不张
扬，不突兀，像守了百年的老人，看着花开花
落，春去春来，岁岁年年。炊烟从屋顶缓缓升
起，与山间的薄雾缠在一起，轻轻飘向花田。
偶尔有老农牵着牛走过田埂，斗笠压得低，脚
步慢而稳；有村妇挎着竹篮，在花间采野菜，
衣角沾了花瓣；有孩子在田边奔跑，笑声清
脆，惊飞了几只停在花上的蝴蝶。这不是刻
意摆出来的景致，是日子本来的样子，安静、
烟火、有温度。

风再大一些，花雨便落了下来。细碎的黄
花瓣，轻轻飘在肩头、发间、衣襟上，不沾尘，
不惹愁，只带来一阵温柔。我伸手接住一片，
放在鼻尖轻嗅，清淡的香气里，有泥土的质
朴，有阳光的暖，有春风的软，也有乡愁的
甜。原来无论走多远，人心里最惦记的，还是
这样一片干净、朴素、生机勃勃的风景。

好友们还在拍照，还在赞叹，还在把眼前
的美收藏。我站在花田中央，闭上眼，听风声，
听花香，听远处村落里隐约的鸡鸣犬吠。这一
刻，心里没有杂念，没有喧嚣，只有一片金黄，
一片安宁，一片被春天温柔包裹的踏实。

婺源归来，花香仍在衣间。我知道，我看
过的不只是一片油菜花，是一段慢下来的时
光，一份久违的乡愁，一种朴素而强大的生命
力量。它告诉我：最动人的美，从不喧哗；最踏
实的幸福，藏在烟火与土地里。

来年春天，若再有人问我想去哪里看花，
我仍会说：去婺源，去看那片漫山遍野的油菜
花，去赴一场，与春天、与金黄、与故乡、与时光
的温柔相见。

我在法院的三十年
任忠杰

观章一先生《淘气图》
张宝桥

桃 花
张琛

春色如许
耿庆鲁

春三月
大地还在沉睡
春水就睁开了明亮的眼眸

迎春花捧出金黄的相思
在春风中摇曳
春天的鸟鸣
穿越十里绿色而来

春水荡漾
柳姑娘临池梳妆
用三千青丝
装点出一湖春色

岸边的桃花
宛如少女脸上的胭脂
倒映在水中
浪漫成一片醉人的云霞

站在三月的湖边
看柳、看水、看桃花
陶醉在春色里
这也是一种人生的幸福

湖
之
恋张

一
龙
摄

去婺源看油菜花
胡长荣

我爱你
——写在“三八”国际妇女节

落尘

你是一粒不肯熄灭的光
在尘世的风里
轻轻燃烧

你把晨光熬成乳白的粥
把暮色纳进灯火的橘黄
在无人看见的角落
以细语为线
织出生活的坚韧

你是静默的星
是无形的风
不取巧，不攀附
自开一座花园
自涌一片心海

半生风雨
酿成骨血里的馨香
在三月的春光里
在自己的天地
在灰烬之上
凝成一块石
站成一座山

《淘气图》王章一


